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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声、自然与文化的共鸣：以侗族多声部民歌《蝉虫歌》为例

魏昊颖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本文以侗族多声部民歌《蝉虫歌》为研究对象，从声音、音乐形态与跨文化比较三方面，探讨多声部民

歌与自然生态、文化观念的内在关联。《蝉虫歌》根植于侗族特有的环境，其波浪型旋律、装饰性音节和多声

部织体不仅模仿蝉鸣等自然声响，更承载着物候知识、情感表达与社群教育，体现侗族“人—声—境”共生的

生态观。通过与蒙古族潮尔道的比较，进一步揭示两者在音色、共鸣与旋律组织上虽差异显著，却共同承担着

人与自然沟通、生态智慧传承的文化功能。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形态，更是一种生态观的声音实践，为理

解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在不同地域中的多元表达提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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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侗族多声部民歌《蝉虫歌》的声音世界与生

态

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湖南、广西交界的山地丘陵

地带，云贵高原的东端,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是武陵

山脉和苗岭山脉支系,南部是苗岭山脉,流经河流有澳

阳河、清水江、寻江、都柳江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声

音传播受限：山峦阻隔使得人们需要更响亮、更悠长的

歌声才能远距离交流，促使侗族发展出高亢、绵长的歌

唱方式。在回声效应：山谷的回音效果使多声部合唱，

如高低音交替，更具层次感，由此启发了侗族多声部民

歌的形成。

1.1 侗族多声部民歌《蝉虫歌》的源起与文化语境

在地理环境的文化产生因素以外，在其地区的生态

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它的生态系统构成了一种自我调

节的循环机制，充分展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联系。

人类栖息于有限的几个生态系统之中，这促使我们必须

与周遭的自然环境达成深层次的和谐共生。一旦生态系

统遭受破坏，人类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生态

系统实质上代表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模式。侗

族村寨多依山傍水，森林茂密，在这个生态环境中，他

们无意识的开始模仿自然界的声音。如果从音乐的角度，

以音色来看，歌中很有特点的舌尖颤音，是模仿大自然

的各种声音以及虫声、鸟声，这些往往是与侗族的环境、

生活模式式相关的。

《蝉虫歌》,侗语称“嘎念”，“嘎”为歌，“念”

为蝉,深植于侗族民间的口传叙事与生产生活之中，体

现着侗族人民将自然声响转化为艺术创造的集体智慧。

对其源起与语境的剖析，是理解这首经典作品乃至整个

侗族大歌生态观的基础。

在侗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传说称，很久以前，一群侗

族青年男女在山间劳作小憩时，被周围郁郁葱葱树林中

的百鸟鸣唱、百虫齐吟所吸引。那此起彼伏、交织错落

的天籁之音，时而高亢清脆，时而低沉婉转，构成了一

个无比和谐美妙的自然声场。青年们陶醉其中，并开始

自觉地、饶有兴致地模仿这些声音。他们之中，有人嗓

音高亮，便学高音部的鸟鸣；有人声线低沉，便模仿低

音部的虫吟。在这种无意识的模仿游戏中，高低音声部

逐渐形成并交织在一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便

产生了《蝉虫歌》、《布谷歌》等模仿大自然声音的歌

曲。

这则传说并非严格的历史考证，但却具有极高的文

化真实价值，这也揭示了侗族大歌、“声音大歌”的两

个核心起源：摹声起源与集体起源。前一种来自于对自

然界声音的模仿和升华；后一种来自于在集体性的、愉

悦的交流与模仿中自然发生的协作。在庞大的侗族民歌

体系中，《蝉虫歌》被明确归类为“声音大歌”，侗语

称“嘎所”，以“音”为主，以“词”为辅。与“叙事

大歌”侧重讲述故事、“礼俗大歌”服务于特定仪式不

同，“声音大歌”的核心在于展示美妙的声音本身和多

声部技巧。其歌词通常极为简短、重复，甚至大量使用

无实意的衬词，如“唧唧”“嗯嗯”，其目的并非叙事，

而是为声音的展现提供一个框架。歌曲的主体在于长达

数分钟的“拉嗓子”，侗语称“所咿”，衬腔段落，在



2025年 1卷 12期 Anmai/安麦 当代教育与艺术

143

这里用丰富的颤音、滑音、装饰音极力模仿蝉鸣的不同

形态，如独鸣、齐鸣、此起彼伏的鸣叫，将音乐完全推

向对声音意象的塑造和情感的表达。

《蝉虫歌》并非简单的“拟声曲”。在侗族的传统

文化中，蝉鸣是重要的物候指针。从江县有“早蝉歌”

与“晚蝉歌”之分，其鸣叫预示着插秧或收割的时令，

在歌词中的“正月二月燕子来、三月四月蝉虫来”也鲜

明的体现出时间伴随的气候特点，因此，演唱《蝉虫歌》

在客观上成为传承生态知识的一种方式。它将抽象的农

事历法融于音乐之中，代代相传。与之相应的，一些特

定的仪式、传统，与这种文化观相辅相成，文化往往通

过这样的方式，把祖祖辈辈的经验所积累下来，使传统

生态知识变成一种具体性，而透过一些约束，把这些智

慧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同样地，其他生态群体

也蕴含着一种文化隐喻，与众多信念紧密相连。这与他

们生活环境、怎样与自然取得和谐的、长久的发展之道、

与更重要的更底层的文化观、生态观的息息相关。这是

侗族“人-自然-音乐”三位一体观念最生动的声音标本，

给予我们进一步的证据证明音乐传统的复杂意义，也促

进了对音乐和环境主要变化所可能产生的音响的理解。

了解这一语境，是我们进入其音乐形态分析、并进一步

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1.2《蝉之歌》音乐文本的生态分析

谱例 1：《蝉虫歌》

《蝉虫歌》为 C羽五声调式，变换拍子 2/4、3/4，

自由性类型散板与匀整性类型交替运用，而在匀整性类

型中，也常呈现出“非周期性”的节拍特征。音阶为：

#1-3-#4-#5-7-#1五个骨干音，调性柔和，共由 5个乐

句构成。1、2句以叙述为主，3、4句为蝉虫鸣叫模仿

乐句，5句为抒情乐句。1 乐句以 5小节构成，第 4小

节在长音强调了一次属音，之后落音于主音。2乐句是

主调型织体旋律基本以同度音程上下进行，节奏密集歌

词变化多，虽然色彩音不在强拍位置上，但多次运用使

得旋律富有色彩性，最后停留在下属音上。宫音处于不

稳定与羽音构成小三度关系，在3乐句时处于稳定地位，

它在和声的低音部仍用本身的宫音来结束，明确调性。

3乐句为蝉鸣主体部分，强拍通过属音引领色彩音重复

穿梭，虽没有强调主音但一直有一种主音的倾向性，落

于下属音增强了不稳定性。4乐句为第二句蝉鸣随着倚

音增多，旋律具有流动感并逐渐加快赋予律动的节奏感，

有一些活泼的动力感，最后落音于属音上。3、4乐句“拉

嗓子”的部分中的衬词“吉呦...吉呦...”，采用了象

声词和语气词，模仿延绵不断的蝉鸣鸟叫，通过细腻的

即兴装饰音，是音乐对自然形态的摹仿，这种的模拟演

唱正是产生声音大歌的根源。5乐句单羽色彩音两次位

于强拍位置上，鲜明的色彩感，短暂经过由下属进行到

属的停留后，又进行变化反复运用前一句旋律元素，由

羽浓色彩音做强拍结束在主音上。羽音为调式的解决音，

低音旋律常作为持续音出现。整体来看，领唱声部的角

音常作为乐句开头的支柱音，引导旋律上下浮动，不稳

定通常解决到属。音域基本于一个八度以内，旋律进行

平缓，通常以跳进、级进为主，5个乐句的起始都上行

三度或四度，后又下行至宫音或羽音，其后继续在此范

围内上行下行，形成波浪式的旋律线条，尾音落音时几

乎都经过向上的倚音回转，有一种灵活灵动之感。与之

相应的合唱声部的旋律线条也随之几乎平行式波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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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形成以较平稳的旋律模拟山峦的起伏的特点，旋

律起伏较大时模拟溪流波澜的特点。

演唱时的鼻腔共鸣是《蝉虫歌》的核心特点，这种

特殊的发声方法主要体现在鼻位置，这一发声方法的运

用使得整体音色富有立体感，表演者可以灵活结合模仿

自然界的某种声音使用，使整体音色具有张力。《蝉之

歌》的另一表现特点是拉嗓子，模仿蝉虫鸣叫的声音技

巧，在与低声部相配合下即兴演唱，将上下声部形成的

复调营造出森林中百虫争鸣声音生态场的效果。

2 侗族大歌与蒙古族潮尔道的比较

在音乐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蝉虫歌》的二

三声部在第 345 乐句中，低声部以主音的持续支撑、配

合着上声部旋律。这一特点也发生在蒙古族多声部民歌

潮尔道中，模仿自然音作为背景音调，并且具有同样的

表现方式，但两种多声部民歌不仅仅是对自然环境音的

基础模仿，还蕴含着一个族群特有的历史文化的意义。

表 1：侗族大歌与潮林道对比

特征 侗族大歌（嘎老） 蒙古潮林道（潮尔）

持续音 中高音区 ai 元音 低音区 o 元音

音色 清亮 浑厚

共鸣腔 头腔共鸣 胸腔共鸣

音色象征 森林 大地

听感空间 交织缠绕 垂直

两种多声部民歌的持续音具有发声方式的差异，侗

族大歌的 ai 音高集中在上颌前段，类似于山谷间的回

声；而潮尔道的 o元音需要宽阔的口腔共鸣，模拟草原

上风吹过潮尔草的声音。在音色听感方面，侗族大歌音

色清脆响亮，如蝉翼一般；潮尔如大地般浑厚，起到支

撑的作用。侗族大歌使用头腔共鸣模拟山间的回声；潮

林道的声音集中在胸腔部分，空间更广模拟草原的风啸。

侗族大歌象征着森林景观，潮林道象征着大地。在多声

部听感构成的旋律空间上，侗族大歌的旋律使用水平装

饰性缠绕方式，相互交织，体现着森林中百鸟争鸣的画

面；相比潮尔道的下声部旋律稳定的托举着上声部，草

原宽阔的怀抱稳稳托举着生长的万物。

侗族大歌与蒙古族潮尔道的声音形态差异，主要是

由于其原生环境的不同和生态观、文化观的不同造成。

侗族的生态观是自然的内化，人融入其中成为自然的一

部分，在森林社群中实现内部和谐；蒙古族的生态观是

对自然的感悟，人生长于辽阔的草原，感受草原天地间

实现与超自然力量的精神凝聚。音乐因而呈现出人对自

然生态的“融入”与“面对”两种不同的生态观。

侗族大歌与蒙古族潮尔道以不同的声音表现方式，

共同表达了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层生态观，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音”的生动体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

下的不同民族基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发展出声音形态

迥异但内涵相通的音乐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天

人合一”理念的音乐。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侗族多声部民歌《蝉虫歌》的声音世界、

音乐形态及其对蒙古族潮尔道的比较分析，揭示多声部

民歌与自然环境、生态观之间的关系。《蝉虫歌》表现

出侗族特有的生态环境，音乐中波浪式旋律、装饰性音

节和多声部织体不仅是对自然声音的模仿，更是一种生

态知识的声音的传播和文化的载体。通过多种演唱技巧，

创造出人声与自然共鸣的场域，体现了侗族“人-声-境”

共生的生态观念：音乐并非描摹自然，而是人类参与自

然的和鸣。与蒙古族潮尔道的比较，两者在音色、共鸣

和旋律上具有差异，都承担着相似的文化生态功能：人

与自然沟通的媒介、生态智慧的声音表达。这种差异中

的共性，正体现了中华文明生态观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

多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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